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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在分析艾德里安·里奇在《潜入残骸》中的观点时，

鲁克尔特提到：“男性对待和摧毁女性的方式与对待和摧

毁自然的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1]西方社会文化中

的上帝视角将伊甸园视为亚当的住所，而夏娃则是亚当

的陪衬，从属于亚当。生态女性主义学家对以剥夺自然

和女性价值为代价的思想观念提出了批评。麦茜特指出，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机械论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人类

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兴起。资本主义不仅剥削自然

资源，也剥削女性[2]（146）。《沙漠中的小白屋》暗示了妇

女权益问题和自然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而

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源。

一、被忽视和被禁锢的环境母亲

在《沙漠中的小白屋》中，大地与自然的角色不再

是母亲，而是作为被人类统治的角色，失去了“表述”

和“寻求帮助”的机会。作者在该书中多次提及“禁止

拍照”的问题。每当作者拿起相机准备记录这些景象时，

都会被强制停止。作者选择了一个非常拥挤、肮脏的巷

子，当他准备拍摄时，一个高个子的阿拉伯人突然挡在

他面前，用粗暴的语气说：“这里不准拍照，请你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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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拍照，可以去其他一些更美丽、更干净的地方，

那里警察绝对不会干涉你！”[3]（36）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

作者被禁止拍摄的地方是不美的地方，因此被建议去漂

亮的地方拍照。在某种意义上，脏乱的巷子代表的是现

代文明入侵后的沙漠自然环境。

除了那些脏乱的巷子，该书还通过动物园禁止拍照

这一例子表明动物也失去了“表述”的机会。作者在动

物园大门口遇到一个阿拉伯安保员，被要求拿出相机并

将其留在门外。面对这个荒谬的要求，作者不禁感叹道：

“这些年来，我曾旅行了好些地方，但可从来没有逛过

一个‘不许拍照’的！”[3]（115-116）此外，作者还提到，在

游客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又会看到同样的动物出现。动

物的种类并不多，大约只有十四、五种，包括了牛、羊、

狗等。动物园中动物的种类较少，缺乏生物多样性。此

外，人们对动物园的管理，特别是对待动物的饮食和居

住环境的管理非常糟糕。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利雅得，动物园只有几种常见

的动物，这表明当地气候环境太恶劣。此外，人们没有

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意识薄

弱。被囚禁在铁栏背后的动物表明大自然失去了“呐

喊”的机会，也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近十年来，吉达在建设方面已朝向了现代化的道

路发展……唯社会风俗习尚还停留在极其保守的阶段，

处处都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3]（77-78）由此可见，以

人类为中心的保守思想对自然环境保护工作有巨大的影

响。更重要的是，即使自然环境恶劣，人们也没有意识

到这一情况。而这主要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

和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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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沙漠中的小白屋》中，尤今以现实主义写实的方式被学者关注。通过分析发现，以往对该作品的解读

过于局限于文化和华裔身份的角度。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该作品从更宏观的生态和文化方向出发，引发读

者对自然环境和女性权益问题的思考。沙漠地区的自然环境处于被忽视和被禁锢的状态，类似地，沙漠地区的女性

也处于被异化和被边缘化的地位。解决“她者”身份问题成为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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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表明无论是充满活力的自然本身，还是有生

命的动物，都处于被忽视和被遗忘的状态中，甚至失去

了“表述（求助）”的机会。值得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

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由于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经济

迅猛发展。随着外资企业和旅游业的兴起，人口也不断

增加，城镇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然而，正

如该作品所指出的那样，该地的卫生状况糟糕，环境污

染严重，原有的自然环境没有得到保护。这种情况又对

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

当地的水资源被严重污染并逐渐枯竭，导致了一系列健

康问题。同时，人们对环境的征服欲望和改变环境的斗

争促进了工业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环境问题。

二、被异化和被边缘化人类母亲

在该书后半部分，作者通过很多章节对沙漠地区的

女性进行了特写，揭示了在父权思想和男性中心主义的

影响下，沙漠地区的女性被边缘化。女性不能被拍照，

且随时戴着面纱，更不能参与社会建设，即使她们受过

高等教育。此外，女性不仅不能驾车，也不能独自乘坐

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被分为男女两个车厢，用密不透风

的塑胶板隔开。男女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大型

聚会如婚宴等也会分成两天进行，一天是男客的日子，

另一天则是女宾的日子。作者曾问一个友善的阿拉伯人

能否和他的家人合照，他微笑却又严肃地回答：“拍我和

孩子可以，拍我太太，不可以！”[3]（85）由此可见，基于

父权传统的习俗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女性被视为

男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她们没有自由表达自我和行动的

权利。女性被要求随时佩戴着密不透风的面纱，也正是

因为这个原因。

《沙漠中的小白屋》还呈现了沙特阿拉伯女性戴头

巾问题。当地女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戴着头巾，她们受限

于厚重的黑纱，无法自由地看世界。她们在口渴或饥饿

时也无法自由饮食，只能小心翼翼地掀起黑纱一角进食。

每当作者看到这些女性时，不禁思考：“阿拉伯妇女，究

竟什么时候才能够从黑面纱里解放出来？而解放出来又

需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3]（98）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

佩戴面纱对妇女的活动造成了限制，对她们的生活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该作品表明妇女是被要求戴面纱，而不

是出于自愿。所有的束缚和限制都不是基于女性作为一

个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些所谓的传统完全是男性至上观

念的影响。即使是处于上层社会的年轻女性，即使受过

西方文化的影响，拥有开放的思想，女性仍然无法逃脱

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要求和束缚。在这部作品中，只

有极少数女性能从事教导女学生和照顾女病人的工作，

其余的女性都成为家庭主妇。

“从伊曼，我看到了盘结于沙特阿拉伯新一代女性心

中的烦恼；高等教育训练她们以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

古老的礼教却又为她们的行动套上种种的桎梏，她们夹

在这两种力量当中，奋力地作痛苦的挣扎”[3]（160）。作者

在文章中指出了这些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并对她们的未

来和发展感到担忧。父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使其逐

渐失去了自我身份，主动选择顺从规则，甚至成为压迫

其他女性的一方。作者在一场婚礼中想要拍照纪念，却

多次受到身旁女宾的警告性袭击。由此可见，女性不能

被拍照的习俗已经深深地根植于这些女人心中。

作者对留学法国的富家千金伊曼抱有很高的期望，

认为她代表了沙特阿拉伯新一代女性。然而，尽管受过

高等教育，伊曼最终被父母安排嫁给一个她只见过一次

的男人，成为一位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伊曼作为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本应该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作出贡献，但可惜的是，她最终成了一名家庭主妇。

这部作品揭示了女性教育和发展在社会传统和文化面前

的无力感。长期以来，人们贬低和忽视了女性的价值和

权益，导致她们无法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并被彻底边缘

化。因此，女性无法实现身份认同，女性教育和发展的

效果也非常有限。这一情况引发我们对当今社会中有关

女性教育和发展问题的深思。

三、“她者”身份与“命运共同体”

尤今从女性视角出发，探讨了沙漠环境和沙漠女性

所面临的压迫问题。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提出了地

球 / 环境即母亲（盖亚）的观点，强调自然环境在人类文

明中的决定性价值和意义。然而，《沙漠中的小白屋》表

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忽视自然环境的“母亲价值”

和功能，将其视为沉默的宝藏，不断剥夺和破坏自然，

甚至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正如麦茜特所述，在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和机械论哲学观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自然

成为人类的奴隶并受到破坏 [2]（60）。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

活动忽视了沙漠环境的本质问题，作为整个生物圈的一

部分，人类完全抛弃了自然母亲，试图控制自然。在这

种情况下，沙漠环境就像沙漠中的人类母亲一样，受到

双重压迫。笔者认为该书所描绘的沙特阿拉伯女性权益

问题与沙漠自然环境的现状相似，二者都处于被忽视、

被束缚、被异化和被边缘化的境地。人类中心主义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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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观和以男权（父权）为主的女性观将自然环境和女性

定位于最底层，既忽视了自然环境和女性权益问题的现

状，又试图压制它们的显露。

沙漠中的女性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社会思想的

牢牢控制，逐渐失去了自我特性。另外，长期的异化状

态导致女性无法找到自身身份认同 [4]。尤今在她的作品

中一直塑造着完美的家庭，即“我、丈夫、小孩”其乐

融融，家庭幸福温暖，但这种家庭模式受到了批评，有

学者认为这种赞扬使人们“看不到女性自己参与社会建

设的希望”，不免有女性独特的小家子气 [5]。实际上，尤

今对传统家庭模式的描述揭示了女性自由受限的根源，

以及她们在传统文化中逐渐失去自我的经历。在该作品

中，尤今在描述沙特阿拉伯“女性的命运和个人经历时，

突出了女性的弱势”[6]，同时也强调了社会文化和男性中

心主义观念对女性思想的压制。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和传

统观念造成了女性的弱势和对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沉默

与失败，也决定了女性的命运和个人经历。

麦茜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实现自然和

妇女的解放是不现实的。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自

然环境和女性被视为“她者”的现象是社会文化和传统

观念共同造成的。《沙漠中的小白屋》反映出，仅仅通过

规则和教育是无法实现环境保护和妇女权益保障的，因

为这些规则和教育本身就受到主流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

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该书已经超越了仅仅从女性的视

角来看问题，而是从更广泛的生态和文化角度来思考，

强调解决沙漠地区生态环境和妇女权益问题的关键方法：

摒弃人类中心和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

该作品展示了沙漠自然环境和女性被边缘化的情景，

凸显了保护自然和尊重女性价值实践之间紧密的联系。

只有抛弃以人类为中心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才能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促进女性的全面参与。人与

自然、人与人、男性与女性之间应该是互相依存和平等

共生的关系，而不是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总结而言，我

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谈论女性权益和自然环境保护，

也不能单纯依赖经济发展来改变情况，而应该在社会文

化和传统观念的改进中实际行动起来。只有去除人类中

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我们才能真正关注保护自然环

境和可持续发展，并重视女性的智慧和才能。最终，在

生态、经济、文化和人类发展等各个层面上实现真正的

平衡和进步。

结语

《沙漠中的小白屋》描述了沙漠环境的“她者”化，

同时也揭示了女性被视为“她者”的现实状况。该作品

表明现代文明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使大自然被剥离了作

为自然母亲的功能，人类试图彻底征服和控制大自然。

大自然被“她者”化，被忽视，被控制和被表述。同时，

男性中心主义将女性从作为母亲和独立个体的价值中剥

离，男权和父权文化对女性个体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女

性被“她者”化，被异化和边缘化，女性未能找到自身

价值和参与社会建设。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

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将人类和男性视为支配关

系中的主体。因此，大自然和女性都被视为“她者”，其

作为无可替代的母亲的功能和个体价值也被忽视。无论

是在人类社会还是生态系统中，“她者”的需求从未得到

关注，更没有充分体现其价值和意义。该作品表明摒弃

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必然性，提出了重视女

性和自然并行的社会生态文明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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